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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与当代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

曾一果

摘　要：各种恶搞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在新媒体上流行，这些恶搞文化不仅仅是青年人的一种消遣、

娱乐和文化表达方式，而且青年们也通过恶搞的另类方式介入现实和参与社会建构，表达亚文化群体的社

会诉求，推动社会革新，但是同时也要警惕恶搞所造成的话语狂欢和话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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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搞这个词语在今天大家已不陌生，百度百科这样定义恶搞：“恶搞文化又称作 ＫＵＳＯ文化，正式
名称是恶意搞笑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 ＢＢＳ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然后
再经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中国。恶搞，现在更多的人的理解一般为：用滑稽、搞笑等方式表达

出自己心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①对于今天随处可见的恶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如何，恶

搞现象今已十分普遍，各种恶搞行为为青年人提供了消遣和娱乐。其次，尽管人类很早就有各种恶作

剧行为，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却与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没有网络等现代传播手

段，恶搞便不会如此普遍。再次，在新媒介时代，青年们也通过恶搞介入社会，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

法，特别是原来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年女性，在新媒体空间里异常活跃，用文字和身体图像 “嬉笑怒

骂”，努力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发表对社会政治的观点，重构了整个社会的性别与身份政治。

一、网络恶搞与新社会运动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西方早期的青年亚文化充满了 “政治色彩”，各种形式的亚文化是青年人参与社会

和表达政治理想的一种重要形式。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西方政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
亚文化运动在形式、内容和风格上也随之变化，社会和政治抵抗的意识逐渐减弱。不过，在今天，网

络新媒体的崛起，不仅为青年们表达个性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和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新媒介也为青

年们参与社会和表达政治提供了一种 “新途径”，在西方，一些新兴的社会运动伴随着技术发展又重新

“风起云涌”：“技术性能本身被带入社会语境后，就有可能参与社会建构，这样，技术应用的可能就不

仅仅限于国家权力的政治需求和商业公司的市场扩张，不同形式的社会力量组合亦可能把新信息传播

技术作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一种呈现主流所不接受的信息的方式，西方国家不断兴起的新社

会运动和另类媒介的结合，就是社会与技术博弈的征兆。”［１］

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和政治经济结构中，官方意识形态和市场垄断集团的双重权力无处

不在，新闻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大众媒介顺应主流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普通社群和底层大众话语空

间不足。但最近几年来，新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这种现状，博客、微博和微视频等新型网络社交媒介让

社会大众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尤其是青年人最先掌握了新媒介技术，他们聚集在新兴的媒介社区空间

里，借助于新技术不断向主流媒体话语发出挑战。当然，新兴媒介技术也为政府和企业服务，并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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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公司 “视为一种权力工具、巨大利益的可能泉源，以及高度现代性的象征。”［２］但新媒体更是为大

众，特别是处于边缘位置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提供了更大的话语空间，使得这些青年亚文化开始主动借

助于新媒介交流情感和表达自我，并发表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不少青年网民在博客、微博、ＭＳＮ和
人人网等新媒介空间里讨论各种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的建构。

这其中，恶搞便是青年们将 “新社会运动与另类媒介结合”，参与社会与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方

式。最初，青年们只是借助新媒体，用恶搞视频颠覆和解构电影等领域中的一些权威作品。青年人胡

戈在２００６年初出于对陈凯歌导演的电影 《无极》的不满，制作了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恶搞

视频，将电影里的镜头、场景与现代法制新闻节目重新拼贴在一起，电影的神话故事摇身变为一个现

代扑朔迷离的都市谋杀案，严肃的 “新闻报道”与从电影中抽取出来的故事场景、人物对话被巧妙地

混合、拼贴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 “恶搞效果”。这段恶搞视频短片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

响。因为它解构了由精英导演拍摄的电影的 “神圣性”。《无极》是一部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摄投资３
个多亿的国产大片，２００５年前后是国产大片风潮，许多电影动辄上亿，《天地英雄》、《英雄》和 《十

面埋伏》轮番上演，国产大片的视觉盛宴既让观众兴奋，亦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倦。出于对执导 《黄

土地》、《霸王别姬》的大导演陈凯歌的迷信，在 《无极》播放之前，观众还是满怀期待，主流媒体在

电影制作方和广告商的操纵下，对于电影一片赞歌，这种 “商业造势”迷惑了大众。但电影上映后，

大众才发现远没有预料的那么好看。“对目前票房最火的电影 《无极》，凡是圈内的名人明星，不管是

半遮面还是赤裸裸，都对该片一片吹捧，而民间的声音则是一片狂踩。但划进名人阵营中的韩寒，近

日又公开对 《无极》放炮，指责陈凯歌是个装丫而俗气的导演。”［３］

向来被认为是有品味的大导演，竟被认为是 “装丫而俗气的导演”。《无极》事先还真仔细研究了

市场，陈凯歌承认拍摄前就考虑了日益壮大的都市青年观众群体。明星阵容、魔幻镜头、夸张服饰和

无厘头故事是受 “电脑游戏和动漫的影响”，目标客户自然是广大 “青年人”，陈凯歌觉得这样 “会让

年轻人比较喜欢”。［４］但陈凯歌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满足青年观众胃口的 《无极》恰恰首先遭到了青年

影迷们的 “强烈批判”。在奇艺 （ＱＩＹＩＣＯＭ）的 “影评空间”里，大部分的评价是片子 “太烂”。例

如一位叫蓝的网民在看完后留言说：“无极，的确是烂的可以”，网民墨渊留言：“垃圾电影，真难看。”

网民 ｂａｃｃｈｕｓ同样留言：“这电影不是一般的打脑壳！！！”网民恋上翟干脆说：“这部电影只能用两个字
来形容：恶心。什么娘东西！导演我想劈脸呼你”。正是在一片骂声中，胡戈的 《一个馒头的血案》应

运而生，视频短片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大量挪用电影的语言、场景，却将电影原来要表达

的内容瓦解，这一段恶搞视频甚至激怒了陈凯歌，引发了文化论战。

其实，《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短片不仅借助于新媒介颠覆了陈凯歌电影的 “神圣性”，而

且，胡戈将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融入在视频中，虽然这个视频播出时打出 “自娱自乐之作”的字样，

但实际上这部视频短片极为关注现实：民工与城市的对立、城管与摊贩的冲突、拖欠民工工资、植入

式广告、三角恋爱等，都是现代中国经常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视频中王与妃子倾城莫名其妙地站在

了屋顶，是因为有 “两个多月没有领到工资，才爬到楼顶以跳楼为要挟”，电影里的大将军摇身变为一

个管理街道的城管，现实社会的冲突被搬演到视频里，“竟敢在法庭上唱起 Ｒａｐ，还有王法吗？”在网
络视频中，胡戈还通过两个人物的对话，直接设置了一个亚文化与权力阶层相对抗的 “戏剧场景”，法

庭代表着庄严、神圣，Ｒａｐ代表着青年人的自由、散漫。抵抗者哼唱着 Ｒａｐ，表达对权力机构的不满，
新社会运动与另类媒介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二、一种青年亚文化的 “微观政治”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了网络恶搞潮流。《春运帝国》、《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和

《唐僧结婚》等网络恶搞视频纷纷涌现。这类视频大多是对一些经典影视剧的 “改头换面”，通过重新

剪辑镜头、改编原来故事的语言、内容和结构，达到 “恶搞效果”。显然大部分恶搞性的视频不单纯为

了 “好玩”，而是要介入现实社会，表达对现实生活中许多问题的看法。许多恶搞视频的故事灵感来源

不仅是影视原作，更是来源于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胡戈的另外一部网络恶搞视频 《春运帝国》 （２００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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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样是颠覆权威、将社会问题与新媒体结合的典范。尽管视频片头仍注明纯属 “自娱自乐”，但

作品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涉及的是中国底层大众均能感同身受的 “春运故事”。“春运”是中国

每年一度的 “好莱坞大片”，经常上演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新闻事件：买不到票步行回家的、骑摩托车

千里返乡的、旅客滞留火车站等等，这些故事千奇百怪，却都真真切切的发生过，是大多数中国人真

实的生活经历。

网络恶搞视频 《春运帝国》再现了 “春运奇观”。这次胡戈对 《英雄》、 《黑客帝国》、 《无极》、

《情圣》、《喜剧之王》和 《鹿鼎记》等中外电影镜头进行了重新剪辑、拼贴和组装，配上文字、声音

和音乐，重新组成一个搞笑的 “春运故事”。不同肤色、时代和身份的人都在为春运奔波。农民工周猩

猩 （周星驰饰，从 《鹿鼎记》等电影中挪用的形象）在这个恶搞视频中，因为每年无法弄到票，竟然

已２０年没有回家，而这次为了回家，他不惜血本跟黄牛联系，准备弄一张票；在视频之中，尽管有维
持秩序的警察，但他们与票贩子一丘之貉。视频片尾还特注明影片的赞助商竟是 “黄牛集团”。这一切

看起来如此夸张、荒诞，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缩影，不同形象、声音和镜头被夸张地组织在一起，看

起来好像很 “不协调”，但这种 “不协调”正是社会现实的表征，再现了现实生活的奇观，也表达了对

现实生活扭曲的权力关系的批判。

《闪闪的红星》、《陈年米饭铺》、《鸟笼山剿匪记》、《唐僧结婚》也都取材于人们熟悉的影视作品，

通过恶搞 “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当然，这些网络视频，虽然以恶搞的方式再现现实社会的各种场景，

反映底层大众的社会诉求，抨击官商勾结的社会现象，但这种反叛并不愿意颠覆主导的政治秩序，因

而不属于一种 “激进式的反叛”，而更多的是一种费斯克所说的 “微观政治”：“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

常生活的政治。这意味着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的层面进行运作，而且它是循序

渐进式的，而非激进式的。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地

与不平等权力关系所进行的协商。大众文化的循序渐进性，联系着这些结构内部，朝向无权力者的权

力的重新分配；它试图扩展自下而上的力量得以运作的空间。”［５］（５９）

“微观政治”强调自下而上、循序渐进，通过巧妙地用一种 “嬉戏叙事”的方式切入社会。这种微

观政治不太可能引起统治阶层的反感，但却能发挥 “影响力”，促使占支配地位的权力机构对公众做一

些承诺，改变社会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状况。特别是随着微博等新型社交媒介的出现，恶搞文化

在大众层面上迅速渗透，自下而上的舆论与抵抗力量不断加强，越来越影响着人们对于日常社会和国

家政治的理解。《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一些网络恶搞视频，是少数精通视频制作技术的人才能完成

的，而微博等社交媒介却让更多的人拥有了 “发言权”，大众无需懂多少技术，便能以发帖、转发和评

论等形式 “参与社会”。

三、微博：青年介入社会的新途径

微博是基于 Ｗｅｂ３０平台兴起的一类开放性的互联网社交媒介。其首要特点在于短，每次最多只能
发送１４０个字符，能表达心情、传递资讯即可，它改变了博客对于书写能力的要求。在微博上，不需要
你多么擅长文字的组织与叙述，这大大降低了准入门槛，以往在赛博空间里 “沉默的大多数”因而变

得异常活跃。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展示自我和表达观点，将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各种感受发表在

这里，如果今天心情不好，只要在这个空间里留下 “不爽”、“心情糟糕”等字眼即可，还可以配上图

片和视频等；甚至在这个空间一个字也不用写，只要转发别人的东西，同样可以表达情感。而且在微

博中，人们抒发自我或发表意见，经常是以一种恶搞的、另类的亚文化方式展开：

昨晚上有蚊子来家做客 我请它们喝血～那个爱聊啊 一个劲儿在我耳边儿嗡嗡 ～嗡嗡的 喝血也堵不

住它们的嘴 最后血足饭饱了 把我也聊颓了 挠得都没劲儿了 这才含痕睡去 内什么 今儿晚上咱能

光喝不聊么？

这是名为ｖｅｇｇｉｅｇ网民发的一条 “微博”，搞笑的文字和手势符号并不符合日常规范，有许多文字和

语法错误，但正是因为这些 “错误”，更能表达一种 “特别的心情”。类似的另类叙述在微博中很常见。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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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稳定的语言规则被打破，许多微博达人用此方式反叛社会成规，在微博空间里随心所欲、任

意自由的组合文字，在颠覆传统语义和语法规则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快感，并生产属于自己的意义，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亚文化空间。青年们还通过 “添加粉丝”，与其他粉丝建立一个 “交流的社群”，在

自己的亚文化圈层中传播这种意义，让其他粉丝一起共享。他们用新鲜的语言进行交流，从家庭到学

校，从物质到精神，从私人生活到公共政治，如在 ｖｅｇｇｉｅｇ所发的微博后，竟有上万条留言、评论……
除了表达个人心情，与朋友进行交流、联系之外，青年网民还可以借助于微博介入到现实社会。按

照阿尔都塞、费斯克等的观点，学校、家庭等均是主流意识形态宣教之所：“工作和学校不仅对其中人

们的短暂行为施加微观控制，也围绕着他们的需求安排其每年和每天的周期活动。甚至是在一家之中，

社会控制也通过控制从属成员的事件安排来行使———进餐时间、做功课时间、看电视时间及就寝时间

是从属性的持续的建构者。”［６］

家庭和学校是统治阶层实施社会控制的主要社会场所，青年们对于社会的抵抗通常也表现在对于

家庭和学校的反叛上。有一位叫 “电影工厂”的网民就在微博上发了一份 “坦白从宽，这些事你在学

校都干过几件？一件没落的童鞋自觉面壁”① 的 “调查问卷”：（１）装生病；（２）迟到早退；（３）上
课睡觉；（４）上课吃零食；（５）逃课；（６）顶撞老师；（７）上网；（８）被请家长；（９）给老师起外
号；（１０）上课听 ＭＰ３；（１１）上课讲话；（１２）抄作业；（１３）谈恋爱；（１４）抽烟。截止２０１１年７月
１９日９∶３０，笔者发现有２２３１人对这条恶搞性的微博进行了转发，５１５人参与了讨论。这些讨论的参与
者大都是一些青年人，他们中大部分人表示干过所列之事，并为做过这些事感到自豪。更有不少青年

人强调，当年对学校规定和课堂纪律的冒犯、越轨和抵制 “是一个愉快美好的回忆”。

青年们在微博的交流空间里，共同分享顶撞、逃课的快乐，将这些行为看成是一件 “快乐之事”。

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些 “越轨行动”并不是真的要反抗学校规章制度，摆脱学校和社会对他们的

控制。但这也表明在青年群体之中，普遍存在着对家庭、学校等各种社会控制机构的一种反抗情绪。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春运帝国》是少数青年精英通过 “影像叙事”，并以隐喻的方式介入社

会，但微博却为个人直接介入社会提供了方便。原来对于社会事件的发布、传播和评判通常由政府及

主流媒体机构承担，但现在许多新闻事件是从微博上流播出去，从属阶层是新闻发布者往往也是评论

员。例如在２０１０年发生的河北大学校园车祸案、２０１０年９月发生在江西宜黄的拆迁事件和２０１１年的
“郭美美事件”，信息最初来源都是微博，并且从属者通过转发、评论和私信等方式，不断与其他从属

群体交流观点。他们既可以置身事外，成为事件的围观者，同时也可以介入其中，通过评论和发帖直

接对事件进行道德、伦理和法律评判，底层大众通过微博介入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这里真正变成了

一个有影响的 “舆论空间”，所以 《南方周末》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事实在印证，中国已跨入微博

时代。１４０字就够，甚至不着一字，仅仅转帖就足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把发表门槛降到了最低，把
最大多数普通人带入了舆论场。最大多数普通人的力量，就这样通过微博聚合起来，成为公共生活中

最重要的平衡力量。”［７］

微博赋予了底层社会和普通大众更多的话语权，让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去，重

构社会公共空间。不过，就目前现状而言，微博介入社会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有限的，借助于恶搞这种

另类的、亚文化形式介入到当下社会，是许多微博的重要手段。

四、《潘金莲日记》：女性私语与身体政治

“身体”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很重要。在费斯克看来，身体虽属于私人领域，却始终和社会、政治交

织在一起，是各种权力激烈争夺的领域，“身体及其快感一直是并且仍将是权力与规避、规训与解放相

互斗争的场所。”

虽然身体看起来是我们最个人化的部分，但它也是身体政治 （阶级性的身体、种族性的身体以及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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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的物质形式。围绕着身体的意义与快感之控制权所展开的争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既是 “社

会”层面被表述为 “个人”层面最可靠的场所，也是政治将自身伪装为人性的最佳所在地。［５］（７３）

正因为如此，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国家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主要表现便是对身体的控制，通过制定

各种规训制度，要求身体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穿什么样的服饰、留什么样的发型都与相应的社会风

俗、政治和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与此相反，从属阶层也经常通过身体的反抗逃避社会控制。

特别是在今天，新媒介为青年女性的社会表达和文化反叛提供了重要空间。许多青年女性经常利

用身体，以一种恶搞方式挑战男性和父权制社会。如在 《超短裙美女恶搞好色男人》和 《美女吃香蕉

恶搞好色男》之类的网络恶搞视频中，青年女性正是用性感的身体戏弄和恶搞男性。根据劳拉·穆尔

维的理论，在看与被看的影像叙事中，男性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个由性别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

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男性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
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女人在她们那传统的裸露癖角色中同时被看和被展示，……她承受视线，她

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８］但在今天的许多网络恶搞视频之中，女性裸露性感的身体，看起来是为了

“迎合并指称男人的欲望”，实际上却是在 “调戏男性”，让他们得到片刻欲望满足的同时失去更多，短

暂的一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被戏弄的尴尬，在戏耍的过程中，男性被迫让出了自己的 “主体位置，”

不仅女性傲人的身体让男人屈服，而且女性也是用 “智慧取胜”，她用性感的身体戏弄男人，却没有让

男人得逞，整个进程都由她来控制，男性彻底丧失了主动权。微博上流行着下面这一段话，强调女性

单身的几大 “好处”：

（１）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２）不用刻意打扮准备约会；（３）省钱；（４）不用抽时间陪他；
（５）有更多的空闲陪伴父母；（６）节约口水；（７）可以随意和姐妹娱乐；（８）可以专心工作读书；（９）
只要是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①

“不用担心做大男子的出气筒”，“只要单身，身边总不乏追求者”。女性完全占据了主导的、中心

的地位，男性反而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物，男性与女性之间传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颠覆，女性

身体不仅得到了解放，她的精神也获得了自由，现在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工作、谈情说爱。年轻

女性不仅在身体、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了更大的自由，而且她们介入社会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特别

是在新媒体空间里，大量女性通过微博、博客和帖子，表达对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的关注。

例如一位名为 “潘金莲日记”的女性网民，以潘金莲之名介入到现实社会中。潘金莲是中国古典

小说 《金瓶梅》中一位著名的 “女主角”，她以风骚淫荡而闻名，也是古代少数在男人面前拥有主动权

的女性；因为她的性感风骚，使男人为之折腰。而这位女网民便以潘金莲的名义写下数篇 “微博日

记”，这位女网民的微博头像是一位风骚的古代女子扮相，头像旁边还标注了 “欲火烧身难由己，淫心

荡漾非本意。满纸尽写风流言，却是一把辛酸泪”的文字。“诗言志”，这首诗放在这里颇有意味，显

然是一种 “自我表白”，声明自己多情风骚、淫心荡漾均 “非本意”。那么这位潘金莲卖弄风骚的真正

本意是什么呢？我们就截取其 “日记”中的几段来看看：

这日子一日一日地过着，奴家心里不免空荡些。记得干娘几番说起有贵人想提携奴家则个，何不过

与请教则个。干娘的阳谷红休闲会所好不热闹：宾客如云贵人满座。奴家问这招牌如何少了茶艺二字，

干娘笑到：如今的饭店不吃饭理发店不理发茶艺馆也不喝茶……都只是个幌子。

饭罢大郎莫名问些家里存银几何可置得房产。奴家摸摸大郎脑袋未见发烧。大郎却正色道：岂不闻

官府大力气调控些房价。奴家道：大郎啊，洗洗睡吧。干娘说过，在大宋最不靠谱的除却郓哥常说的民

主便是奴家纠结的房子。这两件本该是日用品的物什在大宋却是十足的奢侈品。小民只有透过那厚厚的

壁窗羡慕的权利。

晚饭罢，见叔叔打马来到。奴问：几日不见叔叔面，可辛苦些？叔叔道：近日奉着知县相公均旨了

结那药家鑫一案。大郎问：可顺民意了结？叔叔叹：今日刑决，见了两户破碎创伤之家庭，见了两双悲

伤丧子之父母，亦见了一群集体狂欢之围众。奴叹：自古民意，怜弱而责强。先示弱者易得怜悯，终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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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者必受责难。①

从日记中截选的几段文字可以发现，“风流日记”倒真的没有记载潘金莲多少风流韵事，尽管在微

博空间里这位女网民贴了性感的女性图片，但这些性感图片只是表象。“潘金莲”真正关心的是社会问

题，“风流日记”大量记载的都是 “大宋”日常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社会见闻，如房价，医疗、企业改

革，世博和城市拆迁等。“潘金莲”以一种恶搞和调侃的 “女性语调”，参与到这些事件的评论中。

日记作者的巧妙之处，便是在于通过潘金莲这位古典小说中有名的荡妇，将性感的身体和社会紧

密联系在一起，借助潘金莲的身体介入日常生活。中国古代有 “万恶淫为首”和 “红颜祸水”的说法，

这些说法将男人、家庭和国家的失败往往都归咎于女人，特别是一些性感尤物和妖艳女性的出现，似

乎注定要使得个人、家庭与国家处于危险之地。所以性感妖艳的女性一直遭到社会的排斥，历朝历代

都在告诫人们要警惕潘金莲这样的 “淫妇”。

但现在，关心国家和社会的恰恰是 “潘金莲”这样的女性。她不仅美丽漂亮，而且智慧无比，洞

悉人间真相，其许多看似闲聊性的谈话，常常一针见血。“日记”是一种个人化的、私密性的行为，但

“潘金莲日记”恰恰在 “日记”中以一个女性特有的细腻，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这正是前面提

到的费斯克所说的 “微观政治”，包含了一种 “进步力量”：“大众文化是围绕着大众与权力集团之间

各种形式的对立关系加以组织的。这种对抗包含着变成进步力量的潜能，而且实际上它通常就是这种

进步力量。大众的力量正试图规避或抵抗权力集团的规训与控制的力量，就此意义而言，它们正努力

开创各种空间，进步性就可在其中运作。”［５］（１７１）

“潘金莲日记”以女性身体切入社会政治，颠覆了男性世界的政治霸权，揭露了中国现代化宏大叙

事背后存在的性别、阶层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分裂和矛盾，表达了自身的愿望和诉求，从而推动社会

和文化的变革。

五、结　　语
恶搞代表着一种态度，在新媒体时代，不少青年网民借助于各种 “另类媒介”介入到现实生活和

社会政治中，表达政治和文化诉求，努力推动社会变革。当然，我们不能夸大新媒体空间中恶搞的政

治和社会功能，因为有许多视频虽然指向 “社会政治”，但其大量恶搞的成分，却很容易让人在恶搞的

狂欢中，反而忘记了个体的社会责任。而一味的恶搞不仅是一种低俗主义表现，而且也很容易形成一

种有学者所指出的 “网络民粹主义”风潮，［９］即用大量非理性的、简单化的话语判断社会和媒介事件。

许多恶搞性的文字、图片和视频，确实只热衷于颠覆和瓦解社会控制，却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社会和政

治问题的有效途径。结果，芜杂的恶搞现象反而让人们失去了方向，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另外，“从

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每一个接踵而来的亚文化的周期。”［１０］当代青年恶搞亚

文化也没有摆脱这样的周期。有些恶搞视频反而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真正的社会问题被悬置和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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